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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课堂

梦里黄州
●大溪四中 卢群芬

元丰二年，下着雪的除夕，门咿呀一声被推开，我蹒跚着走出了东城街北面的
监狱大门。回首望，这个待了103天的牢房，有太多的不堪和耻辱，幸好，出来了，
我又回到了万丈红尘烟火处。我闭上眼，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仰望苍穹，空气里
弥漫着淡淡的自由气息！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因为自己写的真情真性的诗而陷
入诟辱通宵的境地。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包藏祸心？莫须有的罪
名，何患无辞？
元丰三年的大年初一，我辞别了妻儿和子由，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陪着我

的还有迈儿。黄州，这个长江边上的穷苦小镇又将开启我怎样的人生？二月初，我
终于到了人生的新驿站：黄州。打量着定惠院——我的落脚之处，林木葱茏，晨听
钟暮闻鼓，甚好！
日子就这样慢下来，远离了京都的是非荣辱，我开始了简单纯粹的生活。食同

僧人桌，出则伴佳景，日上三竿方梳头，日落西山去散步，游山麓，寻古迹，乡野风光
无限，渐渐磨平了我的棱角，磨圆了我的不羁！我已很久很久没有想起御史台的森
森柏树，凄厉的乌鸦声穿过黑暗包围着我的无助仿佛是遥远的梦。谁与共孤光？
一个人的黄州，寂寞如影相随！把盏凄然北望，缺月一寸寸挂上疏桐，约幽人往来，
看沙漏漏去每一个晨昏。寂寞属于我，孤鸿属于我，泛着冷光的沙洲也属于我！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何去？何从？故我？今我？何时忘却营营？

罢！罢！罢！既来之则安之。
我在东坡开垦出一片荒地，拾瓦砾，种黄桑，手植堂前菜，刈草盖雪堂，面如墨，

知谷香。劳作之余，我也会放下犁耙，手拿小棍，在牛角上打着拍子，和农夫一起唱
起：归去来兮，歌声回荡在山谷，久久不息。有时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
为伍，一日时光随着江上清风，水中明月慢慢消磨！江海寄余生，小舟从此逝，物我
两忘，身心皆空。青山不堪老，明月巧相随，何等洒脱与自在！有时也会在柳摇曳
茶凝香之时，邀三五好友来雪堂，品诗论画，喝酒下棋，吃肉喝汤，岂不美哉？蜗角
虚名？蝇头微利？与我何干！我越来越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闲人生活！仿佛一切
皆是梦里有！人生如梦，梦里有黄州！
幸好有清溪三百曲啊！不辞相送到黄州。梦里黄州，成就了不一样的苏轼！

浩然气，千里快哉风，醉眠芳草，不知今夕是何年。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吾生须臾，长江无穷⋯⋯梦里黄州，向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行走在黄州的清
风明月间，我看见了自己，看见了众生，也看见了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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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黄金时代
●坞根镇中学 陈悠

月光浮动，已是深夜。小村庄在此
刻已经睡着了。万籁俱寂之时，我家的
缝纫机还在“哒哒哒”地唱着歌。昏黄的
灯光下，父亲伛着身子，微眯着眼，还在
忙碌着⋯⋯
父亲出车祸那年，才 36岁，我仅 7

岁。得知消息是在半夜，母亲含着泪连夜
奔往外地，照顾生命垂危的父亲。他在遥
远的西安挣扎着渡过难关，我留在这里的
乡村与奶奶一起生活，翘首以盼。懵懂的
我尚不懂家庭的变故，只知家里的朱门紧
闭着。门前栽种着梅花，这梅花开了，又
谢了。小小的我总是会屁颠屁颠地拿着
扫把，殷勤地去扫台阶，却似乎怎么也扫
不尽那尘埃，那零落了一地的衰败。自
此，我家彻底衰败了。
父亲回来是一年后，车祸无情地夺去

了他的双腿，在他风华正茂、豪情万丈的
黄金时代。贫瘠的小山村，哪来什么可寻
找工作的地方呢？唯有那廉价的手工活
啊。复杂工序缝制出的一双鞋子，仅仅是
一两块钱的酬劳。我那一生要强的父亲
啊，在他37岁那年，决定靠缝制鞋子，勉
强支撑这个经历了风霜的家。
那台老式缝纫机被擦拭干净，高高架

起，像个饱经风霜的战士。若是一般人，
只需脚踩踏板上的电动机，一起一落，那
车轱辘状的轮轴便会迅速飞转，带动着细
针一下一下地缝着。可是，父亲失去了双
腿呀，如何踩得电机？他拿着一张小板
凳，将电机架高，右腿膝盖轻轻一按，转轴
飞转。他笑着说：“这不就好了嘛！”脸上
流露出轻松的样子。接着，他攀爬上凳
子，身子微微前倾，凝视着鞋料，却不知如
何入手。母亲凑近缝纫机，手指着支离破
碎的鞋料，笑着教父亲。父亲是个聪明
人，很快就掌握了缝纫技能。从此，他与
这一堆堆支离破碎的鞋料打起了交道。
父亲在缝纫机前，重复着年年月月。

他眯着眼引线穿针，轻点电机，手按着鞋
料在针头下迅速移动。针头过处，鞋料上
便留下一行行密密的针脚。针扎过鞋料
敲在铁板上，那声响总是清脆的，欢快
的。这声响回荡在偌大的房子里，孤寂而
又富有生机。那膝盖总归是脆弱的，时间
长了，会红肿会溃烂会抽筋。这时的父亲
眉头紧缩，汗水从额头密密渗出，疼痛一
下一下抽着他，但他始终舍不得停下这多
劳多得的工作，不肯稍微小憩片刻。清晨
的日光，深夜的月光，守着我的父亲，还有
我。
我会盘腿坐在缝纫机前，或整理着鞋

料，或剪裁着线头。在漫长的岁月里，在
缝纫机的踩踏声中，我和父亲之间，从来
不是沉默的。听，他在唱歌，高亢的歌声
追忆着似水年华。我在哼唱，与他配合
着，惬意且畅快。他在诵文，即便时隔多
年，他依旧能骄傲动情地背诵出方言版的
《岳阳楼记》。我在倾听，看向他的目光，
专注且崇拜。他在诉说，那些年读书时的
意气风发，那些年与母亲的可爱往事。
看，在我写读书生涯的第一篇日记时，他
教我，说：“写文章嘛，要真心！”在我与同
学心生隔阂矛盾时，他教我，说：“退一步，
海阔天空嘛！”远山，日暮的余晖笼罩着，
他微微前倾的身影，我小小的影子，就这
样定格在漫天霞光中。那些时刻，我的
心充盈而柔软。
这二十几年的光阴，父亲甚少出门。

而今父亲已近花甲之年，或许是因他的头
发开始微微泛白，或许是因他的牙齿开始
松动疼痛，近来他常与我感叹说：“怎么人
忽然就老了呢？我这一辈子呀，就这样困
在了这个小村庄里。”
或许在父亲的心灵深处，那么坚韧乐

观的他也会偶尔叹息吧！他的兄弟姐妹
们都教书育人，唯独他困在这个小村庄
里，守着缝纫机，一辈子。他又笑了，眼睛
眯起来，“不过，你们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
骄傲了，这样也值得了！”我看向父亲，他
似乎又在闪着光了。
父亲的黄金时代，在缝纫机的交织声

中，悄悄地把门关上了。而属于我的黄金
时代，那扇门悄悄地打开了⋯⋯

人到绝境
必有转机
●东浦中学 李旭英

树在秋天放下了落叶，心很
疼，可是整个冬天，它让心在平
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开始
新的生命之旅。

——题记

王维诗云：“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每当走到水穷之处，
他便停下来，席地而坐，抬头看那
云卷云舒。陆游亦云：“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
诗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即绝
境之中蕴含着希望与转机。
古往今来，生活的道路不可

能永远是坦途，必然会遇到困境
乃至绝境。于强者而言，水到绝
境是飞瀑，人到绝境是转机。绝
境，是另一种希望的开始。
绝境，萌生斗志。越王勾

践，在亡国之后，成为吴王夫差
的阶下囚。面对亡国的奇耻大
辱，他非但没有沉沦，反而激发
了斗志。他痛定思痛，卧薪尝
胆，在绝境中发愤图强，终成复
国大业。真正的绝境，往往是心
境。一个人在绝境中，往往心先
败下来，而后才走向灭亡。只要
保持心中的斗志，开始新的人生
是迟早的事。
绝境，塑造品格。在生命的

最后，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
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
儋州。”正是这三个被贬之地，塑
造了苏轼高尚的品格。被贬黄
州，因戴罪之身，没有俸禄，全家
仅靠一点积蓄艰难度日。但当
他发现当地人因贫困，将婴儿弃
置荒野，任其自生自灭时，他毅
然带头捐款，成立“救儿会”，解
救了成千上万的婴儿。后被贬
惠州，他看到当地民众的插秧技
术和工具落后，又亲自绘制插秧
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
用；看到民众缺医少药，便到处搜
罗药品为人治病。最后他被贬儋
州，在这个蛮荒之地，他依然旷达
乐观，兼济天下，他兴办学堂，亲
自授课，教化当地百姓。可以说，
苏东坡在最低的境遇，活出了最
高的品格，正如林语堂对他的评
价：“他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
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
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
绝境，成就了苏东坡，使他自此
成为人们心中的圣贤。
绝境，磨砺心性。明代大儒

王阳明因得罪刘瑾，廷杖四十，
被贬贵州龙场。初到龙场，王阳
明居无定所，再加上水土不服，
语言不通，境遇之难可想而知。
然而，也正是因为经历过如此绝
境，他的心性得到了磨砺。在龙
场，王阳明一边开荒种地，一边
教化当地苗人。白日忙碌，夜晚
静坐思考超越苦难的圣贤之
道。终于在某个深夜，他大彻大
悟，仰天长叹：“圣人之道，吾性
自足！”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
通往圣贤之道的力量，不需要再
向外寻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龙场悟道”，喻示着王阳明人
生新的开始。从此时起，他在心
性上真正脱离凡俗，开始蜕变为
一代圣人。
从古至今，一个个传奇故事

向我们揭示着一个哲理：所谓的
绝境，于强者而言，是人生的另
一种开始。
人到绝境，必有转机！

桃李不言，灼灼其华
●泽国五中 温德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同桌在大声地复习八年级的古诗，我不明白，这么简单的四言叠

句，在他喉咙里却像是被卡了一颗石头，当然，肯定不是鹅卵石。但是
他没有停，摇头晃脑地读啊读，毫不在乎我们怎么看他。其他学科，比
如数学也一样，自从到了二元一次方程之后，我看他的成绩基本上是
无解的那种，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上课的时候头抬起来像个水葫芦。
当我课后说出这个比喻的时候，伙伴们笑了，“水葫芦”？怕不是

“书糊涂”吧！方言里，这俩词儿的读音好近。
课后，伙伴们在教室后面的雅园里散步。“哎，桃花开了，桃花开

了。”有人喊道。
这才几天没有来，咋就开了呢？咱身上还穿着羽绒服呢，它们就

灼灼艳艳地大大方方地开了，五朵花瓣齐齐整整地在雨露里透明地开
着，一朵一朵都这么明明晃晃地粉，明明晃晃地红。
还记得去年4月底，在桃花谢了结了满树果子的时节，语文老师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如果到今年6月，学校的这两株桃树上还有一
颗成熟的果子在，我请全班同学喝奶茶！大家不要说出去，就等着
吧。”
大家等啊等啊，当然，结果肯定被语文老师给言中了，别说6月

底，这还没有等到中考呢，也不知道是谁，神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摘了
那桃儿。哎，又不是什么蟠桃，偷啥个偷啊，可惜了俺一杯奶茶！
老师笑着说，这又不是第一年了，年年这样啊。如果你是桃树，明

知道没有好结果，你还开不开呢？
我们陷入了沉思。开不开呢？
现在，又是一年春来到，桃花在料峭春风里，在如丝春雨里，又开

了。《诗经》说：“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眼前的桃树，叶子还没有萌芽
呢，花就闪亮地开了。它不会管别人的眼光，也不会计较最后的结局，
它开它的花，它结它的果。
我想起了同桌摘记本扉页上另一首写花的诗歌——王维的《辛夷

坞》，写的当然不是桃花，当时我还问他那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想想，
世间万物，一花一世界，各有其菩提，我不禁轻轻地念着：“木末芙蓉
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